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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天人之学是贯穿中
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
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
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
会想起“天人合一”，认
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
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
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
舒的著作《春秋繁露》：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
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
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
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
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
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
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
“天”的认识，大概始于
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
“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
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
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
以《周易》的经文为例，
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
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
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
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
要政治文献《尚书》，其
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
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
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
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
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
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
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
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
时”，指阴阳、寒暑、四
时等自然现象；“地利”
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
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
面；“人和”指得民心、
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
《孙子兵法》认为，军事
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
能取得战争胜利。
　　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
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
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人和最为重要。战国时
的兵家著作《尉缭子》也
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战国末
期道家的《十大经》（古
佚书）把知人事作为知天
时、地利的中心环节。由
此可见，我国古代重人事
轻天道的理论来源于战争
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
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
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
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
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
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

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
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
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
思路，寻求“和”而否定
“同”。“和”是多样性
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
区别的基础上；而“同”
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
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
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
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
深刻而清晰。荀子在《天
论》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加
强农业生产的文字：“强
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循）道而不贰，则天
不能祸。”认为抓住农业
这个根本，厉行节约，天
就不能使人贫困；有充分
的养生之资，并按照季节
开展农事，天就不能使人
患病；遵循农业生产本身
的法则而行动，天也不能
使人遭到祸患。可见，人
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
为力的。他又说，“错人
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
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
人关系的真实情况相背
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

认为：“明于天人之分，
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
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
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
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
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
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
人之学（探讨什么是天、
什么是人、人与天有何关
系）、变易之学（探讨世
界万物变化的道理）、为
人之学（即人的道德伦理
标准）、会通之学（博采
众家之长的文化胸怀），
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
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
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
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
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
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
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
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
宋、元、明、清时期，由
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
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
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
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
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石堰坪为张家界留住乡愁的代表，早几
年我去过一次。如果喜爱原味原汁的吊脚楼，
此地保管甚好。地处永定最南边，离桃源牛
车河、沅陵五强溪最近。顺着一条叫上洑溪
的清亮小溪走，数丈高的大柳树长满河两岸，
隐约还可欣赏到崖壁上悬棺方形的孔洞痕
迹。
　　上洑溪转弯继续远行。道路却忽然右转，
翻过一道山垭，眼前豁然展现出一方小小的
平地，有良田数十亩，有吊脚楼十数栋。无
数摄影爱好者，在春天里油菜花盛开，在夏
秋之交稻谷发黄之时，站在半山腰取景拍照
最好。这时田畴四面皆被云遮雾绕，若干或
新或旧的吊脚楼错落有致，或绕山而居，或
点缀在田中央。
　　我到访在秋收后。失水的田里这时已空
无一物。稻草堆摞在地头，或就木头青瓦搭
建的猪栏牛栏边一棵干死的枯树，均刻意塑
成纺锤形状。黄牛或者水牛就拴在稻草摞边，
不紧不慢反刍咀嚼，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特意安排一些农耕节目来与人欣赏。我
只对打硪亲近有印象。只见六七个一色土家
打扮的男女在土硪场上亮相，男人头缠深色
汗巾，上身深色镶花对襟褂，深色镶花边撒
脚裤，脚底一双穿耳草鞋；女人打扮略为不
同，不过头包花帕，细碎蓝花上衣，一抹精
致镶花小围裙，也是深色镶边撒脚裤，着平
底栏栏鞋。看他们几个人牵着绳索，把一块
套着耳子的磉磴，在硪场上抛上压下尽情表
演打硪。
　　记得未成年时，看父母们长年累月修河
堤。“小妹子嗬嗨”，粗狂的打硪歌，我可
能误听成了“小妹子祸害”，小妹子怎么成
了祸害呢。我那时还年幼，自然百思不得其
解，所以至今就只牢牢记住这一句下里巴人。
一块几十斤重的圆盘大块石，被几条索子束
缚，经人之力抛上抛下被驯服得服服帖帖，
松软的黄土就在插科打诨的硪歌声中一遍一
遍被夯实。后来，经历了无数回大水，河堤
现在还完好如初。
　　山中夜色上来早，吊脚楼中渐次发出微
弱的光芒，看上去黑乎乎一片。我们人都倦
了，该说的话也说完了，几个人便被打发上
楼歇息。
　　第一回住吊脚楼。楼板并不牢实，走上
去吱吱打晃。床竟然还是古色古香的雕花滴
水床，细碎蓝花被面，底下垫着软和的稻草。
我睡在上面总感觉不踏实，合眼活怕数十上
百年前原来的主人，静静地站在床头边，眼
睁睁地看着你，并且发出无声的嘀咕。整夜
翻来覆去不能安睡，到夜深人静时，虫声稀
落，偶尔听到狗在远处吠叫。
　　其实，石堰坪还有若干习以为常的习俗，
与土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作为土家人，
也时时受其濡染。如家家必设火炕，方便熏
炕腊肉、香肠、血豆腐之类腊货。
　　婚丧嫁娶与全国各地大为不同。如哭嫁、
哭姐妹（现在会哭的姑娘极少）。不作兴骂
媒人，三代不忘媒恩，媒人要以上大人客气
看待。如果死人了，忌讳说“死”，要说“老”。
人归天后，必走下床、开路、散花、扬幡、
挂榜、绕棺、辞灵、烧灵屋、破血池等一应
仪式，才能顺顺利利到达西天。犯冲之日不
能出柩，一切听从道士安排，阔绰人家甚至
要停放五到七天。
　　土家习俗千百年沿承，未免泥沙俱下。
好的要倡导，糟粕要扬弃。婚丧嫁娶，彩礼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老了人，“祀鬼神，活
道人”，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经济最拮据
的人家，大张旗鼓停一日灵也靡费甚巨。乡
村要振兴，新风也要倡导，破除婚丧喜事陋
习，或为重要的一环。

文 /张岂之 石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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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父辈们说，哑表哥
是个苦命人，生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也曾有过
自己的梦。他以前能说话，
6 岁时一场大病，高烧数
日不退，农村缺医少药，
耽误了病情，后来不能说
话，耳朵也聋了。从此，
他“耳不听，心不烦”，
进入了一个“特殊世界”。
9 岁时，他爹去世，后随
母改嫁到湘江对岸衡山县
新场市乡安家落户。
　　记得那年春节，我正
在家中烤火，突然吱呀一
声，门开了，进来一个人，
是哑表哥，他大早就过江
拜年来了，我连忙放炮迎
接。他当时只有 30 来岁，
风华正茂，头发油光泛亮，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哑表哥双手作揖，嘿
嘿地笑了笑，指着挂在
墙上的一张电影女明星图
画，对我挤眉弄眼，哇啦
哇啦地伸出两个指头，意
思是祝我找个老婆有墙上
的美女般漂亮。猛然，他
看见了挂在墙壁正中的毛
主席像，欣喜若狂地跳了
起来，直奔过去，天真地
笑着，露出了一排被烟熏
黑了的牙齿，然后，拍拍
身上的灰，毕恭毕敬地向
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他

踮起脚尖，对毛主席伸出
大拇指──意思是毛主席
最伟大，又用手飞快地画
了两个圈──全中国全世
界数他最伟大。突然，哑
表哥嘴巴不停地哑着，神
情顿时严肃了起来，他双
眼一闭，双手向后一伸，
翻挺着身子──指毛主席
逝世了。随即，他擦了擦
眼睛──表示他哭了。又
站起身子，深深地朝毛主
席像又鞠了三个躬，表示
他对毛主席的崇敬。
　　听说哑表哥练就了一
身硬功夫，他用嘴巴咬扁
担，无人能将扁担从他口
中抽走。我便从门背后拿
来一根扁担，叫他咬紧，
让我抽，他“嗷嗷”大叫，
用力摇摆那蒲扇般的大
手，指着自己两颗缺了的
门牙。原来，他的门牙脱
了两颗，像打开了一扇大
门，他继续做着将扁担旋
转的动作，手从嘴巴摸至
下巴，表示出了许多血。
有人“翻译”说：有一回，
也是这样，说好了抽，可
对方不讲规矩，将扁担猛
地一拧，将他的门牙拧断
了。他睁大发红的眼睛，
欲哭无泪，却无可奈何，
只是一拳朝空中打去，发
泄心中的愤懑，只有“打

掉牙齿和血吞”，真是“哑
巴呷黄连──有苦难言”。
他对我又摇了摇手──表
示“吃一堑，长一智”，
他再也不干咬扁担的事
了。
　　他的动作是那么麻
利，表演是那样传神，哑
语是那么到位，委屈是那
么深重，几乎任何人都能
心领神会。但他有话不能
说，有冤无处诉，有理讲
不出，心里急得像有一把
火在烧。我对他寄予深切
的同情。我估计，哑巴受
的欺负远远不止这些。
　　为缓和气氛，我挽起
衣袖，示意与他掰手腕。
他高兴地将衣袖挽起来，
露出股股结实的肌肉。他
烟头一吐，点点头，意思
叫我用力。“一、二、三”，
有人鼓起了巴掌，我铆足
劲，涨红了脸，与他较上
了劲。我哪是他的对手，
没撑多久就支持不住了，
我喘了一口气，只得伸出
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向他求
饶——他胜利了。他赶快
松开手，依然对我憨厚地
笑笑……
　　哑表哥身强力壮，聪
明能干，吃苦耐劳，屋里
屋外的事，被他弄得井井
有条，他孝敬姑父姑母，

疼爱侄子外甥。20 年前，
我的小孩刚出生几个月，
胖乎乎的，眼睛晶亮晶亮。
他哇啦哇啦地用哑语与孩
子“交谈”，并伸出大拇指，
称孩子长得好，硬塞给孩
子 10 元钱，我们不要，他
撒腿就跑，我追了几里路
都没赶上……
　　10 年前，听说哑表哥
在外打工时被染上了肺结
核，老是咳血，身体日渐
消瘦，后来成了个只能吃
饭，不能干活的“废人”。
我先后几次拿钱给他治
病，但“远水不能救近火”。
如今，哑表哥快 60 岁了，
皮肤多了皱纹少了血色，
一张黑瘦黑瘦的脸，如同
一片霜打过的枯黄树叶。
　　他用双手灵巧地打着
不同的手势，对我“诉说”
着心中的渴望：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残有所靠……
　　哑巴是一个“弱势群
体”，有着自己的需求与
梦想。由于生理上的缺陷，
很少有人关注他们，他们
的身心经常受到伤害，渴
望过一种平等的正常人生
活。愿哑表哥的未来不是
梦。

哑表哥 
文 /成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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